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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掌握长江十年禁渔期鄱阳湖及支流水域长江江豚分布动态特征，于 2022~2025 年在鄱阳湖不同水位期开展长江江

豚监测。结果显示，禁渔期长江江豚主要分布在湖区老爷庙-渚溪河口-瓢头、都昌-瓢山水域，高水位期在湖区分散分布、范

围宽广，通江水道和支流尾闾分布较少；低水位期集中于主航道，并在砂坑、通江水道和支流尾闾分布增加。支流赣江、信

江、饶河、抚河、修河均有长江江豚分布，其中，赣江扬子洲、信江犀牛湾水域存在常年分布的长江江豚群体。长江江豚迁

移活动与季节和水位相关：冬季/低水位期由湖区迁入支流尾闾，夏季/高水位期则由支流尾闾迁入湖区。且随着低水位时间

的持续，可能为寻求资源和空间，长江江豚向支流尾闾迁移的距离增加。KDE 模型结果显示，长江江豚核心家域（50%KDE）

高水位期主要在湖区中部呈连续分布状态，低水位期则在湖区、支流尾闾呈破碎化分布状态。50%KDE 面积随水位下降而减

少，二者呈显著线性正相关（R=0.721，P＜0.05）。禁渔后，鄱阳湖长江江豚分布范围扩大，但受低水位常态化影响，栖息水

域面积缩减且破碎化显现，可能是种群重要栖息风险因素。研究结果提示，鄱阳湖长江江豚保护需重点关注低水位常态化背

景下核心家域的保护与生态廊道的连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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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explore the distribution dynamics of Yangtze finless porpoises (YFPs) in Lake Poyangand its tributaries during 

the mid-term of the fishing ban, we conducted ten field surveys across different water level conditions from 2022 to 2025. The 

results show that YFP population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waters of Laoye Temple-Zhuxi Estuary-Piaotou and Duchang-

Piaoshan-Meixizui. During high water level periods, YFPs exhibit a scattered and widespread distribution across the lake area, 

with limited occurrence in the Yangtze River-connected waterways and tributaries. In contrast, during low water level periods, 

YFPs aggregate in major main channels, with increased distribution in sand pit habitats, Yangtze River-connected water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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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ributary tail waters. YFPs are distributed in five major tributaries of Poyang Lake, including the Gan River, Xin River, 

Rao River, Fu River, and Xiu River. Stable year-round YFP populations were identified in the Yangzizhou section of the Gan 

River and the Xiniuwan section of the Xin River. The migratory behaviors of YFPs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seasonal 

variations and water level fluctuations. Specifically, YFPs migrate from the main lake area to tributary tail waters during winter 

and low water periods, and reverse their migration from tributary tail waters back to the lake area during summer and high 

water periods. With the sustained decline in water levels, YFPs may migrate further toward tributary tail waters to acquire 

sufficient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living space.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KD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50% core distribution 

areas (50% KDE) of YFPs present a continuous spatial pattern in the central lake area during high water level periods, whereas 

a fragmented distribution occurs in the lake area and tributary tail waters during low water level periods. The 50% KDE habitat 

area decreases gradually with declining water levels, showing a significant positive linear correlation (R=0.721, P<0.05).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shing ban has expanded the overall distribution range of YFPs in Poyang Lake. However, the 

normalization of low water conditions has resulted in the reduction and fragmentation of YFP habitats, which may constitute a  

critical threat to the survival of local YFP population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argeted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for YFPs 

in Lake Poyangshould prioritize the protection of core home range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ecological corridor connectivity 

under the persistent background of normalized low water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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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为了生存必须主动进行栖息地的选择，其空间分布格局能够反映其对栖息地的选择性利用。迁

移则是动物为应对资源波动、气候变化或繁殖需求等，在相隔较远的两个或多个栖息地之间进行周期性

或季节性移动的过程[1]。动物栖息地分布及变化，往往体现其四季节律[2]，也可反应栖息地破碎化[3]和资

源利用[4]等生态问题。因而，厘清动物的分布及迁移活动规律，是精准识别风险、有效实施保护行动的

基础，也为深入开展动物保护生态学研究提供方向。 

鄱阳湖是国家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长江江豚的重要栖息地[5]，是典型的连通型湖泊，其水位变化

主要受长江及其支流（赣江、信江、饶河、修河和抚河）来水的双重影响，具有“丰水一片，枯水一线”

的独特水文节律[6]。伴随着水位的变化，长江江豚也在不同季节有明显的分布变化，夏季高水位期在湖

区分布多、支流极少，冬季低水位期则在湖区和支流均有分布[7]。2005~2006 年，赵修江[8]在湖区种群数

量调查显示，低水位期湖区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低于高水位期，推测长江江豚高水位入湖、低水位出湖。

2018~2020 年，刘馨在鄱阳湖南部水域开展调查，结果显示长江江豚低水位由主湖区进入支流、高水位

则由支流进入主湖区[9] 。此外，鄱阳湖长江江豚还存在江湖迁移[10]，低水位期多分布于湖区通江水道，

高、中水位期则在长江干流活动[11]。 

而关于鄱阳湖及其支流长江江豚的全面监测调查较少、且时间久远。其中，1997~1999 年肖文等[7] 

和杨健等[12]在鄱阳湖及支流水域监测到长江江豚分布在湖区的湖口-都昌-瓢山-龙口、渚溪河口、泗山、

康山、汉池湖和金溪湖等水域，以及支流赣江北支、赣江南支、抚河、信江中下游和入湖口附近水域。

20 世纪末~21 世纪，由于人类活动影响，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下降、分布范围缩小[13]。2012 年梅志刚[14]监

测到长江江豚在湖区内连续分布，其中康山、老爷庙、都昌县与永修县交界的砂坑水域密度较高，支流

赣江北支、信江、抚河、饶河也有分布，且主要在支流交汇口水域。此后，缺少鄱阳湖及支流水域的全

面监测调查。近年来的考察多为全湖低水位期监测，结果显示鄱阳湖低水位期适宜水深范围都有长江江

豚分布[15, 16]，并主要集中于望湖亭-渚溪河口、都昌-瓢山水域，赣江扬子洲水域也有长江江豚分布[16]。

因而，在鄱阳湖全湖及支流尺度上对长江江豚种群分布和迁移活动的系统性、连续性调查研究较为缺乏。 

然而，鄱阳湖具有南宽北窄、深浅不一的复杂地形地貌[17]，水域生境受水动力影响大[18]，加上近年

来异常气候[19]以及采砂[20]等人类活动影响，给湖区及支流长江江豚带来的分布及迁移改变尚不清楚。而

鄱阳湖长江江豚存在搁浅、被困以及饵料短缺等栖息风险，例如，2022 年极端低水位导致长江江豚被困

鄱阳湖瓢头砂坑[19]。如不掌握长江江豚分布及迁移活动，将难以精准识别风险，易造成救护的滞后性。

此外，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以下简称“禁渔”）政策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实施，作为长江



 

流域的关键生态节点和长江江豚最重要的栖息地，鄱阳湖是评估禁渔成效的重要区域。目前，针对鄱阳

湖禁渔效果的评估多集中于鱼类资源的变化[21, 22]，长江江豚是长江水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关键指示物种，

其种群动态可直接反映禁渔政策的实施效果[23]。基于此，本研究于 2022~2025 年禁渔期，在鄱阳湖及主

要支流开展长江江豚考察，重点解析长江江豚分布范围、迁移活动及栖息地利用，为制定适应性保护管

理策略、评估禁渔阶段性生态成效提供实证依据和数据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长江江豚考察 

于 2022~2025 年在鄱阳湖及支流（赣江、信江、饶河、修河和抚河）水域，以铁皮船为平台，采用

目视观测法[8]监测长江江豚，并辅以拖曳式实时被动声学监测[24]。高水位期采用“之”字样线航行，其

他时期采用直线样线航行（图 1），航速 8km/h~12km/h，低水位期部分水浅区域无法航行，采用岸上步行

观测的方法。 

图 1 研究区域和调查样线 

Fig.1 Study area and survey line 

1.2 数据分析 

通过地理空间数据云下载监测时间附近日期的卫星影像图，导入 ArcGIS10.8 进行图像处理，并绘制

长江江豚空间分布图等。 

家域（Home Range）是动物个体进行捕食、繁殖和抚幼的活动区域[25]，能够反应动物对栖息地的适

应和选择[26]，核心家域是动物使用最频繁、功能最关键的区域[27]。采用核心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KDE）[28]分析动物栖息地范围和核心家域，将长江江豚分布点位数据导入 ArcGIS10.8 矢量

化，通过 Home Range Tools（HRT）插件完成家域分析，选择概率水平 95%、75%、50%分析长江江豚家

域，50%KDE 为核心家域。 

标准差椭圆（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SDE）[29]是一种分析空间要素方向分布、离散度和集中趋



 

势的方法。将长江江豚分布点位数据导入 ArcGIS10.8，绘制标准差椭圆及平均中心，椭圆的方位角反映

长江江豚空间分布的主趋势方向，长、短轴差异越大，表明方向性特征越显著，平均中心则代表长江江

豚分布点要素总体分布的中心性。 

使用 Origin2019 绘图。使用 SPSS 进行统计学分析，以皮尔逊相关系数、斯皮尔曼系数进行相关性

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进行不同季节与水位下长江江豚的差异性检验，采用 Mann-

Whitney U⁃ test 比较湖区与支流尾闾的差异性，P＜0.05 表示具有显著性差异。根据近年来鄱阳湖星子水

位数据及考察时期的水文状况，将水位≥15 m 定义为高水位、13~8m 为中低水位、≤8 m 为极低水位，中

低水位和极低水位统称为低水位。水位数据来源于江西水文监测中心官网。支流尾闾水域包括赣江扬子

洲-望湖亭、信江犀牛湾-瓢山、饶河莲湖大桥-瓢山、抚河及修河水域。 

2 结果与分析 

2.1 长江江豚分布 

10 次考察共观察到长江江豚 3571 头次（表 1），高水位期观察到（147±63）头次、中低水位期观察

到（394±86）头次、极低水位期观察到（426±132）头次，极低水位期目视头次显著高于高水位期（P＜

0.05）。 

表 1 考察概况 

Tab.1 Survey Overview 

时间 

Date 

星子水位/m 

Water level of Xingzi Station 

水情 

Water conditions 

季节 

Season 

2022/07 15.67 高水位 夏季 

2022/09 8.15 中低水位 秋季 

2022/12 7.59 极低水位 冬季 

2023/07 12.19 中低水位 夏季 

2023/12 7.92 极低水位 冬季 

2024/08 17.18 高水位 夏季 

2024/09 11.18 中低水位 秋季 

2024/10 7.75 极低水位 秋季 

2024/12 7.11 极低水位 冬季 

2025/04 10.91 中低水位 春季 

 

长江江豚主要分布区域为湖区的老爷庙-渚溪河口-瓢头、都昌-瓢山水域，支流中，赣江、信江、饶

河、抚河、修河均监测到长江江豚，其中，赣江扬子洲、信江犀牛湾水域常年有长江江豚分布，饶河、

抚河、修河则在低水位期有长江江豚分布（图 2）。高水位期，长江江豚主要集中分布在湖区中部，分散

分布、范围宽广，而通江水道和支流尾闾分布较少；低水位期，依然在湖区中部分布较多，且聚集在主

航道内，并在砂坑、通江水道和支流尾闾分布增加。 

2.2 核心家域 

长江江豚 50%KDE 主要集中在湖区中部老爷庙-渚溪河口-瓢头水域（图 4）。高水位期，50%KDE 大

面积分布在湖区中部，呈连续状态：2022 年在湖区中部偏西部；2024 年则在湖区中部偏南部。低水位

期，50%KDE 主要分布在湖区、支流尾闾，呈破碎化状态：2022 年在湖区中部、通江水道和支流尾闾；

2023 年依然在湖区中部，但支流尾闾增加、通江水道减少；2024 年更多集中在湖区中部水域；2025 年

则在湖区中部、通江水道和支流尾闾均有零散分布。 

高水位期 50%KDE 面积为（174.22±25.47）km2、95%KDE 面积为（706.37±98.91）km2，中低水位

期 50%KDE 面积为（66.26±16.94）km2、95%KDE 面积为（225.17±72.52）km2，极低水位期 50%KDE 面



 

积为（44.28±10.86）km2、95%KDE 面积为（135.77±20.26）km2，中低水位期和极低水位期家域面积均

显著低于高水位期（P＜0.01）（图 3A）。长江江豚 50%KDE 面积受水位影响明显，随水位下降而减少（图

3B），二者呈显著线性正相关（R=0.721，P＜0.05）。2022 年、2023 年、2024 年极低水位 50%KDE 面积

比高水位分别下降了 65.94%、36.63%、83.09% 

图 2 鄱阳湖及支流长江江豚分布与数量动态变化 

Fig.2 Distribution and population dynamics of YFPs in Lake Poyangand its tributaries 

。 

图 3A 不同水位的长江江豚家域面积 

Fig.3A Home range area of YFPs at different water levels 

2.3 长江江豚迁移活动 

长江江豚分布标准差椭圆及平均中心分析显示（图 5），整体上，每年高水位平均中心均由南向北移，

即支流尾闾向湖区方向；低水位平均中心则由北向南移，即湖区向支流尾闾方向。表明长江江豚时空分

布变化具有方向性，且移动态势与水位变化存在关联。 

从水位上看，支流尾闾长江江豚数量在极低水位期显著高于中低水位期（P ＜0.05）（图 6A1），由

中低水位期的（40±22）头次增长至极低水位期的（130±65）头次。同时，湖区长江江豚数量在极低水位



 

期较中低水位期下降（图 6A2），由中低水位期的（342±99）头次降至极低水位期的（295±113）头次，

说明湖区长江江豚随着水位的下降向支流尾闾迁移。 

 

图 3B 水位与长江江豚核心家域面积的关系 

Fig.3B Correlations between water level and the area of the YFPs core home range 

图 4 鄱阳湖及其支流长江江豚核心家域范围 

Fig.4 Distribution of core home range of YFPs in Lake Poyangand its tributaries 

 

从季节上看，支流尾闾长江江豚数量在冬季显著高于夏季（P ＜0.05）和秋季（P ＜0.05）（图 6B1），

由秋季的（39±21）头次增长至冬季的（150±64）头次。同时，湖区长江江豚数量在冬季较秋季下降（图

6B2），由秋季的（412±26）头次降至冬季的（265±115）头次，说明湖区长江江豚在冬季向支流尾闾迁移。

此外，湖区长江江豚在夏季开始增加，而支流尾闾长江江豚在夏季呈下降趋势，因而支流尾闾长江江豚

可能在第二年夏季开始迁回湖区。 

历年分析结果显示，湖区长江江豚目视观察头次显著高于支流尾闾（Mann-Whitney U⁃ test，P ＜0.01），

其中 2023 年 12 月大量长江江豚迁入支流尾闾，与湖区数量各占一半。总体而言，冬季/低水位期，长江

江豚数量在湖区占比下降（图 7），而支流尾闾占比上升；夏季/高水位期，长江江豚数量在湖区占比上升，

而支流尾闾占比下降。因而，长江江豚在冬季/低水位期由湖区迁入支流尾闾，夏季/高水位期则由支流尾

闾迁入湖区。 



 

图 5 长江江豚分布标准差椭圆及平均中心移动方向 

Fig.5 SDE and mean center movement direction of YFPs distribution 

 

图 6 长江江豚不同水位和季节数量 

Fig.6 The number of YFPs at different water levels and seasons 



 

 

图 7 长江江豚分布占比 

Fig.7 Distribution proportion of YFPs 

2.4 各局部水域长江江豚活动变化 

各水域中（图 8），高水位期都昌-瓢山水域长江江豚数量最高，为（41±36）头次；中低水位期老爷

庙水域长江江豚数量最高，为（115±81）头次；极低水位期都昌-渚溪河口水域长江江豚数量最高，为（75±35）

头次。老爷庙、都昌-瓢山水域在极低水位期长江江豚数量明显下降，可能是主要迁出水域。 

图 8 各水域内长江江豚数量 

Fig.8 The number of YFPs in various water area 

相关性分析显示（图 9），水位变化与石钟山-落星墩、渚溪河口-望湖亭、都昌-渚溪河口、瓢山-龙

口、瓢山-梅溪咀、金溪湖等水域的长江江豚数量呈显著负相关（P ＜0.05），说明随着水位下降，上述水

域内长江江豚数量增加。而湖区内都昌-瓢山水域长江江豚数量与水位呈弱正相关，即水位下降长江江豚



 

数量减少，同时，都昌-瓢山水域与饶河、赣江水域长江江豚数量呈显著负相关（P ＜0.05），提示极低水

位期迁入支流尾闾的长江江豚主要来自都昌-瓢山水域。基于本研究中长江江豚历次考察（图 3）及相关

性分析结果（图 9），总结主要活动特征见表 2。 

图 9 长江江豚与水位的相关性 

Fig.9 Correlation between YFPs and water levels 

表 2 2022~2025 年鄱阳湖及支流水域长江江豚主要活动特征 

Tab.2 Characteristics of YFPs main activity in Lake Poyangand its tributaries from 2022 to 2025 

水域 长江江豚主要活动特征 

石钟山-落星墩 低水位增加，高水位下降 

老爷庙 低水位增加，约 9 月达到最高，随后下降 

渚溪河口-望湖亭 低水位增加、高水位下降 

都昌-渚溪河口 低水位增加、高水位下降 

瓢头 常年有豚，高水位分散，低水位聚集 

都昌-瓢山 高水位迁入、低水位迁出，约 8~9 月数量最高、12 月数量最低 

瓢山-龙口 低水位迁入、高水位迁出，约 12 月~1 月数量最高 

瓢山-梅溪咀 低水位迁入、高水位迁出，约 12 月~1 月数量最高 

金溪湖 低水位偶有迁入，高水位迁出 

赣江 扬子洲水域常年有豚；山洲头水域低水位迁入、高水位迁出 

信江 犀牛湾常年有豚，低水位偶有向上游迁移，高水位迁回 

饶河 高水位迁出、低水位迁入，约 12 月数量最高 

抚河 仅 2024 年 4 月低水位迁入，主要在河湖交汇口附近 

修河 仅 2023 年 12 月低水位迁入，主要在河湖交汇口附近 



 

3 讨论 

3.1 禁渔期鄱阳湖及支流水域长江江豚分布变化 

历史上，江西省水域内长江江豚在鄱阳湖分布范围宽广，支流赣江从入湖口到中上游水域均有分布
[30]。而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江江豚受到过度捕捞和鱼类栖息地丧失带来的饵料短缺风险，以及非法

捕捞和船舶碰撞等带来的物理伤害，种群数量逐渐下降[13]。2012 年，鄱阳湖及支流全面考察显示，长江

江豚仅分布在湖区和部分支流交汇水域[14]。禁渔前，鄱阳湖区渔民广泛使用非法渔具[31]，沿湖捕捞渔船

遍布，约 1.8 万艘[32]，给长江江豚生存造成巨大威胁。2008-2016 年统计显示，航运、非法渔具、饥饿是

长江江豚的主要死亡原因[5, 33]。 

禁渔实施后，随着渔民上岸、渔船网具的清理，以及各地巡护机制的完善，鱼类资源得到恢复，生

态系统的规模扩大、稳定性和成熟度增加[22]，长江江豚栖息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种群数量由 2017 年 457

头[15]增长至 2022 年的 492 头[34]，增长率为 7.66%。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的增长和栖息环境的改善使得其

分布范围扩大，2021 年，在南昌赣江扬子洲发现多年未见的长江江豚群体，并通过被动声学监测[24]。本

研究显示相较于禁捕前肖文[7]、杨健[12]和梅志刚[14]等人的监测结果，长江江豚分布范围增加了瓢头砂坑、

黄金咀等水域，并向支流赣江、信江、饶河、抚河上游扩散（图 2）。可见，禁渔政策的实施，促进了长

江江豚的保护。同时，长江江豚保护重点也需扩展至鄱阳湖支流上游、砂坑等水域。 

3.2 鄱阳湖水位变化对长江江豚迁移的驱动分析 

本研究表明，鄱阳湖长江江豚的分布与迁移具有明显的季节性规律：夏季/高水位期由支流尾闾进入

主湖，冬季/低水位由主湖区进入支流尾闾。这一总体特征与刘馨等[35]局部调查结果相吻合，但本研究基

于全湖范围长周期的考察，结果显示迁移活动为动态、渐进的过程，例如：2023 年 12 月低水位期，长

江江豚广泛分布于湖区和主要支流尾闾；2024 年 8 月高水位期，长江江豚在湖区分散分布，支流尾闾长

江豚迁回湖区；9 月水位下降，长江江豚集中分布于湖区主航道水域；10 月水位进一步下降，长江江豚

开始向支流尾闾迁移，迁至瓢山-康山；12 月则继续迁至龙口、饶河及梅溪咀；至 2025 年 4 月，饶河水

域长江江豚已迁出，但梅溪咀上游以及抚河水域依然监测到长江江豚。上述时序变化显示，长江江豚在

水位上升期由支流尾闾向主湖区迁移，而在退水过程中则逐步上溯支流。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了各局部

水域长江江豚对水位变化的迁移响应细节及差异（表 2），各水域长江江豚迁移、分布活动不同，提示种

群对局部生境异质性的响应。 

鄱阳湖属吞吐型浅水湖泊，近年来星子站水位通常于 2 月开始上升，7 月达峰值后下降，11~12 月降

至最低，并维持约 8m 的水位至翌年 2 月，每年约有半年时间为低水位（星子水位≤12m）（图 10）。长江

江豚以小型鱼类为食，食物资源是其栖息地选择的核心驱动因素[4, 10]。此外，长江江豚分布还受到水深、

底栖、坡度和水质等影响[36, 37]。而水位的变化会影响湖泊生态系统[38]，改变水质[39]、渔业资源[40]、水深

和水域面积等长江江豚栖息生境。因而，水位变化驱动的湖泊生境变迁，可能是促使长江江豚进行季节

性迁移的内在生态机制。本研究中：（1）高水位期，湖区大片滩涂、沙洲被淹没，淹没的陆生植物吸引

鱼类觅食，并为鱼类提供产卵场，进而吸引长江江豚捕食。同时，在主湖区中长江江豚适宜水深（3~9m）

的水域面积大幅增加、水体连通性强，为长江江豚提供了广阔的栖息空间。因此，长江江豚表现出支流

入湖的迁移活动，并沿主航道向周边扩散分布。（2）低水位期，水体空间大幅萎缩，根据江西省水文监

测中心发布数据，通江水体面积可由高水位约 3000km2 下降至低水位约 300km2。此时，沿岸消落带明显、

浅水区增加，鱼类趋向于在水温较高的深水区越冬，长江江豚也呈现聚集分布在主航道深水区[41, 42]的特

征。尽管单位面积的鱼类密度高于高水位期[40]，但水体面积远小于高水位期，饵料资源量和水体空间有

限，加之长江江豚呈高密度分布状态，种内竞争加剧，从而趋使其向支流水域迁移以寻求更多空间和资

源。随着低水位时间的持续，长江江豚向上游迁移的规模和距离增加。（3）低水位提前、持续，则驱使

长江江豚基于捕食或寻找栖息空间的需求，大量向砂坑（例如瓢头砂坑、鄱阳县南北砂坑、余干县康山

河砂坑）聚集[43]。这是由于采砂激起的底质汇集浮游生物、昆虫幼虫和底栖生物，吸引大量小鱼前来觅

食[44]，同时，低水位期砂坑人类活动少，为长江江豚提供了安静的栖息和抚幼环境。此外，部分长江江



 

豚或迁入隐秘湖汊（例如金溪湖、饶河尧山和洪家穴水域）。然而，一旦低水位持续，上述水域易形成孤

立区域，长江江豚被困、搁浅风险加剧。例如，2022 年鄱阳湖遭遇极端干旱，百余头长江江豚困于松门

山瓢头砂坑水域，最终通过人工迁移才得以救护成功[45]。 

图 10 2000~2002、2022~2024 年月均水位变化 

Fig.10 Monthly average water level changes from 2000 to 2002 and from 2022 to 2024. 

3.3 鄱阳湖及支流水域长江江豚栖息地利用分析 

从家域分布上看（图 4），仅湖区中部老爷庙-渚溪河口-瓢头家域分布较为连贯，且核心家域多。其

中，老爷庙-渚溪河口在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范围，位于接收鄱阳湖和赣江来水的位置，属于长江江

豚喜爱栖息的汇流区[46]，汇流施加的水动力影响下鱼类资源丰富，从而吸引长江江豚栖息[47]；瓢头水域

则属于湖区鱼类资源丰富的区域[40]，具有长江江豚喜爱的砂坑地形[44]，且在湖区中部、人类活动较少，

为长江江豚提供适宜的栖息生境。然而，老爷庙以北的通江水道水面较宽、水深较深，但家域分布较少，

长江江豚家域破碎化明显，这可能与通江水道鱼类丰度显著低于主湖区[48]有关，且采砂、航运等人类活

动较多[17]，监测期间在蛤蟆石、落星墩等处可见明显的水质混浊。采砂会占据水体空间、破坏河床底质

和水质，影响底栖生物和鱼类栖息地，增加水下噪声[49]，可能干扰长江江豚生存。而通江水道是鄱阳湖

长江江豚江湖迁移通道，此间栖息地破碎化还会影响江湖种群交流。此外，南部水域，如：朱袍山、龙

口、金溪湖、犀牛湾以及三江口等，在低水位期水深较浅、连通性下降，易导致长江江豚迁移通道受阻、

栖息地破碎化加剧。迁移阻隔将影响长江江豚种群交流[50]，是淡水鲸豚类濒危的重要因素[51]。 

2022~2023 年，渚溪河口-望湖亭-山洲头水域长江江豚家域范围较多（图 4）。然而，2024 年该水域

上游的赣抚尾闾运行后，该段水域家域范围明显减少。可能原因是长江江豚分布与船舶航运呈显著负相

关[52]，其离船较近时会出现逃避行为[53]，而赣抚尾闾运行后，为等待过闸导致船舶停留时间增加、密度

增大。此外，饶河水域 2023 年冬季低水位期长江江豚家域范围可至尚未运行的双港水利枢纽位置，2024

年冬季低水位期双港水利枢纽已经运行，长江江豚家域范围仅至下游莲湖大桥水域，家域范围缩小。因

而，工程建设可能导致长江江豚栖息地减少。 

自 2003 年以来，鄱阳湖水文节律发生变化，低水位提前、时间延长[54] [55]。2000~2002 年低水位通

常始于 11 月中下旬，月均水位无＜8 m（极低水位）的情形；而 2022 年~2024 年低水位提前至 9 月，每

年极低水位持续约 2~4 个月（图 10）。低水位期长江江豚核心家域面积缩减，动物主要聚集分布在主航

道深水区[42]，导致核心家域与航运水域出现重叠。而航运是长江江豚主要的栖息威胁[56]，其带来的水下

噪音不仅会导致长江江豚声信号遮蔽、听力阈移[57]，还会影响其昼夜捕食节律[58]。此外，低水位还影响

了鄱阳湖鱼类资源，根据鄱阳湖水生生物资源监测公报，2020 年鄱阳湖鱼类资源丰度为 5.2kg/km2/h[59]，

而遭遇 2022 年极端低水位后，2022 年、2023 年分别下降为 4.87 kg/km2/h[60]、2.89 kg/km2/h[61]，对长江

江豚饵料资源产生不利影响。饵料资源短缺、栖息地丧失均是影响长江江豚种群长期发展的关键限制因



 

素[13, 62]。因此，低水位带来的长江江豚核心家域面积和资源量的减少，可能是鄱阳湖长江江豚重要栖息

风险因素。 

4 结论 

本研究初步阐明了禁渔期鄱阳湖及其支流水域中长江江豚分布水域和核心家域，厘清了长江江豚低

水位/冬季由湖区迁入支流尾闾水域、高水位/夏季则逐渐迁回湖区的活动特征。禁渔政策实施以来，鄱阳

湖及支流水域长江江豚分布范围向支流尾闾上游、砂坑等扩大。然而，人类活动、低水位等导致的长江

江豚可利用栖息水域面积缩减及破碎化，可能会给长江江豚带来栖息风险。 

基于本研究结果，提出如下保护建议：一是科学开展巡护，高水位期向主航道至周边扩大巡护范围，

低水位期向上游增加支流尾闾巡护路线；二是加强核心家域的保护，在长江江豚分布水域限制挖砂、管

控航运、降低噪音；三是就低水位常态化制定长江江豚应急救护预案，对长江江豚分布的孤立水域加强

饵料资源监测和生态廊道连通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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